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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
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
动相结合”的方针指导
下，先后开展的反右派
斗争和走出课堂，开门
办学的下乡下厂运动，
使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受到严重的双重冲击和
干扰。与此相呼应，在
校内也掀起“红专大辩
论”和“学术大批判”
的“教育革命”运动，
围绕“读书、运动和劳
动孰重孰轻”的命题争
论不休，课程安排随之
反复折腾，屡屡生变，
人为形成教学活动同政
治运动间的对立关系，
其结果热衷于所谓社会
实践活动却贻误了我们
的学业，有的课程内容
搞得支离破碎，有的课
程搞所谓“先破后立”
，“批字当头”，以批
判代替学习，实际上连
对批判的内容都搞不清
楚，有的课程因时间不
够，安排不开，干脆删
除。最后毕业时间被迫
延后，勉强组织突击“
补课”了事。我们这一
代本科毕业生，领着残
缺不全的学业成绩单走
出校门，带着学识上“
先天不足”的“硬伤”
走上工作岗位，当年考
入北大时怀抱的对人生
美好未来的憧憬终成泡
影。

1961 年毕业时，按
照当年的分配方案，我
留校并直接保送至经济
系攻读研究室主任洪君
彦老师。按规定研究生
导师必须是具有教授职
称的教师担任的，以变
通的做法，严教授成了
我的名义导师，实际的

指导工作则是由洪君彦
老师承担。

世 界 经 济 专 业 的
创 建 几 乎 是 “ 白 手 起
家”，身负重任的洪老
师穿梭于校内外，既要
忙于校内联系安排教学
工作，又要同校外的相
关组织和人员商议协作
事宜，还需带领教研室
的青年教师同仁多方“
充电”，广泛吸收新的
知识与信息，为开讲新
设课程作精心准备。在
百忙中，洪老师指导研
究生的工作主要是布置
阅读参考书和其他相关
文件资料，这同经济系
享有盛誉的“特菜”专
业——西方经济学专业
的研究生导师那种“手
把手”带徒弟的指导方
式相较而言，显现粗放
一些，有的同窗戏称之
为“放牧式”。不过，
研究生头一两年的学习
任务，主要是研读基础
理论著作，诸如《资本
论》等马列主义经济学
和哲学经典著作等。这
些课程均由北大资深教
师主讲指导，精心的教
学使我们受益匪浅，打

下了较为扎实的理论基
础，尤其是锻炼和提高
了我们的治学功力，为
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
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在
研读《资本论》课程的
过程中，我自己有意识
地配合主讲老师的讲课
进程和内容作了系统的
配套安排：课前下功夫
做好预习，以期能预先
带着疑难问题去听讲，
课堂上有的放矢地用心
听讲，以求得出答疑解
惑的教学效果，课后则
抓紧时间整理好听课笔
记，温而复习之，巩固
既得的知识，并据此作
了 原 著 相 关 精 华 部 分
和 精 辟 论 断 的 翔 实 摘
要，作为学习成果，供
后 续 相 关 作 业 需 要 备
用。作为主要的基础理
论 课 程 ， 《 资 本 论 》
课 程 的 考 试 成 了 研 究
生“资格考试”的重头
戏，当天考试并未设时
限，考完为止，考场也
不设监考人，靠自觉守
纪。考试从下午两点开
始一直延续到傍晚七八
点钟才陆续考完，中间
允许考生请同学帮忙到

食堂打饭，让我们在考
场进餐补充营养，真可
谓是马拉松式的一场大
考。1966 年我研究生毕
业留校任教后，从一位
同事王老师处了解到，
该课程资深主讲李志远
老师对我扎实的学习成
绩和能力曾特别表示肯
定和赞许。在攻读研究
生时期这种潜心研读经
典的机会是难得的，但
也是短暂即逝的。

1962-1963 年全国
又开始陆续展开一幕幕
的阶级斗争，先是“农
村四清”运动，接踵而
来的是城乡乃至北大校
内 的 社 会 主 义 教 育 运
动。1963 年冬我们就
近到通县的马驹桥镇搞
群 众 性 的 社 会 主 义 教
育运动，1964 年冬至
1965 夏远赴湖北荆州
参加当地的农村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期间在湖
北农村下稻田劳作时可
能疏于对吸血虫的防护
措施，回学校后我发高
烧。住进校医院一个多
月，高烧不退，病因也
未能查明，不得已转院
至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
医院救治，一扎耳血当
场就确诊为血吸虫病，
马上安排住院治疗。血
吸虫病属我国南方农村
的一种流行病，在北方
不会发生这种病症。实
际上当时我不但是北大
校医院曾收治而未能确
诊的唯一血吸虫病患，
据悉也是北医三院历史
上收治的第一例血吸虫
病，为此院方对治疗方
案特别重视，安排内科
主任坐镇，主任医师主
治，对实施的每一个注

射锑剂的疗程，均随时

进行密切观察，严阵以

待可能发生的意外。幸

运的是，整个疗程有惊

无险，完满成功，没有

留下后遗症，唯一的遗

憾是因病贻误了我参加

1965 年北京大学全校

应届研究生毕业照的宝

贵机会，同时按有关规

定，我因有传染病史而

失 去 了 义 务 献 血 的 资

格。
发生在我身上的大

病是得以顺利解救了，
不幸的是我们逃避不了
社会大环境连续不断出
现大变动的负面效应。
在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
冲击下，我们直至1965
夏才安排离开湖北回到
学校，此时已是临近毕
业的时间，按原来时间
安排我们无法完成学位
论文，北大的研究生专
业培养计划陷于虎头蛇
尾的窘境。不幸中的万
幸，当时教育部蒋南翔
部长宣布了较为明智的
硬性规定：不交毕业论
文就不准毕业，这样也
算是给予先天不足的学
业某种后天弥补。我的
学业属四年学制的涉外
专业，按规定需要延长
半年，用于赶写毕业论
文。1966 年初交上毕业
论文，我的研究生学习
生涯也算是有始有终，
对学位终有一个正式交
代。此前在北大我已先
后荣获优秀共青团员称

号和光荣地加入中国共

产党组织，这是我在攻

读研究生学位阶段政治

思想上的重大收获。

      未完  下期待续

1964年同研究生导师严仁赓教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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